溫美玉老師新港國中小寒假研習筆記
重點摘要：

1、先搜索訊息，再回答問題，這才叫做提取訊息。

2、在這麼簡單的課文裡面，還是想要做有層次的提問，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，因為孩子不會看不懂裡面的意思，孩子其實是看不懂「背後的手法」。

3、為什麼溫老師的學生可以五年級寫小說、一年級就可以大量開始在架構這些故事了，因為他可以從他讀過的故事裡面，有自學的能力，把這些我們看到的故事背後的手法搬到自己身上來。

4、「教是為了不教，學是為了自學。」老師們一定要用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去做教材的詮釋、教材的設計與教學，因為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教學從來就是認知心理學的問題，絕對不是知識的問題。

5、寫作的人寫完了就沒事了，但是詮釋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解讀教材。

6、教學部分講到很多的就是遷移的部分。遷移就是讓孩子可以自學。

7、生字新詞的部分，在寫作的時候，難道不會被表現出來嗎?

8、任何事情，只要有策略，就可以成為自學的部分。

9、目標在哪裡要確定，立了策略之後，孩子才有能力去掌握。

10、先控制結構的部分，孩子只要再加一些肉，一些情節的部分，或者是細節的部分，就可以去寫故事。

11、我希望可以看得見孩子的思考歷程，所以一直在研究孩子的整個思維。要看見孩子整個思考歷程，當然可以做思考表白，去做訪談。
【如何詮釋教材】
 

現在備課趴的教學案例已經累積很多了，這次溫老師比較期待開始去解開教學案例的整個寫作過程，或者是老師們的教學，如何呈現在教學案例裡面。

 以翰林版一年級課文〈小羊和小沙子〉為例：
 

小羊在吃草,看見草地上有小沙子。

小羊說:「哈!你真小。」

小沙子大聲說:「我個子小,年紀可不小。我的年紀和地球一樣大。」

小羊聽了哈哈大笑。

一個獵人走過來,想要捉小羊。小沙子看到了,跳進獵人的眼睛裡。

獵人痛得大叫,等他張開眼睛,小羊早就跑遠了。

等獵人一走,小羊跑來找小沙子,向他說:「謝謝你救了我。小沙子,你一點也不小!」

 

這篇課文很清楚就是一個寓言，大多老師在提問的過程當中，就會出現這樣的層次：「小羊低頭吃草遇見了什麼？」如果是你的話，是不是要檢查你的眼睛有沒有壞掉了？因為他就是遇見小沙子啊！但是大家卻說這就叫做「提取訊息」，其實他提取的概念是錯誤的。

 

如果是我的話，就會這樣問：「請問，這是一個故事嗎？」（如果已經教過故事的話，尤其是幼稚園，大概都已經知道什麼叫故事，對故事有一點概念。）小朋友如果說「是！」我就會問他：「好！那你怎麼證明這是一個故事？」這時候他就必須要提出要素來證明。小朋友可能會說：「因為有主角啊！他有碰到問題啊！他有在解決啊！」我就會繼續問：「請問主角是誰呢?」孩子可以說是小羊，也可以說是小沙子，隨便他！老師再繼續追問：「如果你說小羊是主角，那他碰到了什麼問題？」孩子必須告訴我，怎麼確定小羊是主角，例如：他在過程當中，有碰到問題，那個問題是因為小羊而引起的。

 

先搜索訊息，再來回答我的問題，這才叫做提取訊息。
 

在這麼簡單的課文裡面，還是想要做有層次的提問，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意義的，因為孩子不會看不懂裡面的意思，孩子其實是看不懂「背後的手法」。所以，我剛才問的是手法，答案也都在課文裡，所以還是屬於比較低層次，知識記憶的部分。可是當我這麼詮釋它的時候，我是用手法的概念，所以這個手法是可以移植到孩子身上，於是，如果有一天，他自己成為作者的時候，他有這個內容、素材的時候，就可以自己寫故事。這就是為什麼溫老師的學生可以五年級寫小說、一年級就可以大量開始在架構這些故事了，因為他可以從他讀過的故事裡面，有自學的能力，把這些我們看到的故事背後的手法搬到自己身上來。
 

「教是為了不教，學是為了自學。」老師們一定要用認知心理學的角度去做教材的詮釋、教材的設計與教學，因為，從以前到現在，教學從來就是認知心理學的問題，絕對不是知識的問題。知識本來就很簡單，例如：

 

「一、二、三，木頭人！一、二、三，木頭人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停！」這是一年級的課文，國字的第一課。請問，有理解上的問題嗎?不會吧！可是老師都把它放在知識的問題－教孩子寫字。

 

大量的文獻都可以證明，一個人不認識那個字，他大概也可以讀或者是理解裡面在說什麼意思，可是我們讀不懂的，就是他背後的手法。如果我是一個教材的詮釋者，一看就知道「一二三木頭人」不是拿來一直念的，它在講做一件事情的過程，或者是一個感受。我們必須帶孩子去思考，如果今天我有機會，我要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，我有沒有能力把它記下來。

 

寫作的人寫完了就沒事了，但是詮釋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解讀教材。大部分的老師解讀教材的能力都非常薄弱，因為我們在受教育的歷程當中，沒有人去教我們做這件事情，所以剛才說到小羊和小沙子，你一定不會去想到溫老師這樣的問法，可是我低年級的孩子就會這麼問。

 

以翰林版二年級課文〈阿金的長尾巴〉為例：
 
老鼠阿金的尾巴很長很長，一不小心會被朋友踩到，也常常害朋友跌倒。阿金自己覺得長尾巴真麻煩。
這天，阿金和平常一樣，來到河邊找食物，忽然聽見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的喊叫聲，原來是一隻小老鼠掉進河裡啦！水很急，小老鼠一下子被沖到河中央，一下子被沖到河邊。阿金著急的說：「要是有繩子，我就能救他了。」
阿金看了看四周，見到自己的長尾巴，等到小老鼠快被沖到河邊時，他拉住旁邊的樹枝，再把長尾巴甩進水中，大叫：「快！快抓住我的尾巴！」
阿金救了小老鼠。他發現，原來長尾巴的用處那麼大！

 

這是一個簡單的故事。如果不懂的老師，就只會問：「誰的尾巴很長？讓他覺得很麻煩..」但是我有剛才那個基模：「請問這是一個故事嗎?你怎麼能夠確定它是一個故事?」小朋友就會知道，連幼稚園小朋友都會說：「我知道你等一下會問我什麼了！」所以，我們其實已經在教孩子提問了，這就是一個概念跟基模。他們能夠掌握的時候，只要看到同類型的東西，就能遷移過去，所以我們教學部分講到很多的就是遷移的部分。遷移就是讓孩子可以自學。
 
故事裡面很多主角的問題是不會直接明說出來的，那是潛在的，所以你必須要去解讀。如果用我這個概念來問的話很簡單：

主角是誰?

他碰到什麼問題?

你怎麼確定這就是他的問題?→他必須推論「因為他覺得很麻煩」。（當一個人覺得很麻煩的時候，潛意識就會想要去解決這個問題。）

他用了什麼方法去解決這個問題？→他用了他的尾巴去救了別人，重新去確定它的價值，所以他不討厭他的尾巴了。

結果呢？→他覺得這個長尾巴真好。

 

如果我今天能夠這樣詮釋教材，就跟你們是不一樣的，這也是為什麼我可以在一樣的時間之內，創造更多的效應。當然，教學只有這樣子是不夠的，對我來說，剛才那個對一年級來說，是兩三下就可以做完的事情，不太需要再畫一大堆表格，去寫結構表，因為那個東西很快就不會是孩子學習上的困難了，比較困難的是，透過接下來我們的解讀，還要提供他什麼?

 

如果我們在詮釋教材的時候，只是用知識的角度來看，就會流於片斷知識的部分，例如：句構、生字新詞。我不能說這個東西不重要，但是生字新詞的部分，在寫作的時候，難道不會被表現出來嗎?
 

多數老師不去思考這個問題，找了一大堆不重要的訊息放在這一課裡面，然後一直叫孩子說，這個字有哪幾種讀音，有哪幾種解釋，有哪幾種造詞……問題是，用這種方式沒辦法幫助孩子理解，而是阻礙孩子理解，因為，如果今天不去查這些字，大概也不會錯用。所以，不是說查這些東西不重要，而是應該把理解這一課作為優先。

 

什麼叫做教生字？為什麼多數老師生字都教得不好？因為這其實是寫字和識字的問題。在一個時空之內，你其實做了太多的事情！書空的時候，你有多少訊息在裡面？一個字，同時要教它的來源、部首的來源，然後又教讀音、意思，還要教孩子怎麼寫字。

 以前學書法的時候，老師會這樣問你嗎?「來！停！先告訴我這個怎麼讀？這個讀音有什麼特別意義嗎?解釋有哪幾種?」不可能的！因為那時候你的目標只有寫字。但是，你們現在就是寫字沒教好、語用的部分也沒教到，所以就是在一個非常混亂的狀態來打一場混仗，所以，沒有策略。任何事情，只要有策略，就可以成為自學的部分，所以，你要想，我今天如果要好好教字，當然是可以好好教，但是目標在哪裡要確定，立了策略之後，孩子才有能力去掌握。所以，你們做的不但不徹底，還混了一大堆，小孩子就不知道你們在做什麼。

 

以溫老師多年前在彰化南興國小的「寓言故事」教學為例：

我先控制結構的部分，孩子只要再加一些肉，一些情節的部分，或者是細節的部分，就可以去寫故事。我希望可以看得見孩子的思考歷程，所以一直在研究孩子的整個思維。要看見孩子整個思考歷程，當然可以做思考表白，去做訪談。

我以前的孩子在三四年級的時候就開始預習了，他們必須要自己提問，然後自己去分析。所以你說，這個孩子有沒有開始去對這個文章思考？這跟你們讓孩子去查字典、查生字的預習，有沒有很不一樣?孩子當然有讀書方法，而且他是想辦法去參透作者背後的概念。所以，要是實習老師到了附小，尤其在高年級教學的時候，還照著手冊下去提問，孩子一定會覺得這種問題不用思考還拿出來問，心裡會想：老師實在是很不尊重我，我今天這個時間放在這邊交給妳，你卻用這些題目來羞辱我，考驗我的智商。難怪他會對你不禮貌，也是應該的。

 另外，以二年級孩子的隨手閱讀筆記為例：
沒有人規定孩子要做什麼，可是他們卻忍不住自己讀了以後就想要去整理一下。那是因為，孩子覺得有一大堆雜亂訊息在頭腦裡面，已經受不了了，所以自發性的想要好好整理一下。因此，我們可以了解，這個產出的歷程，勢必就是在之前已經變成他的習慣。

 

